
8
峡谷俯仰皆是梦
□黄山市黄山区教育局    赵忠仁
一到黄山太平索道的缆车上站，便分明地感觉到是另一个季节——不仅雾浓，更有浸润肌肤
的寒意。一直走在路上，寒意不经意地袭来，幸好在山上的朋友说，要带件羽绒服。想要蹲
守着一个心仪的摄影点，冲锋衣或羽绒服是必不可少的了。
下缆车、出站点、右拐，便转到西海大峡谷的步道。西海大峡谷是黄山风景区中最秀丽深邃
的部分，又称梦幻景区，位于丹霞峰下。自黄山西大门钓桥庵至排云亭，全长约15公里，是
由近旁的石柱峰、石床峰，右前方的薄刀峰、飞来石，对面的排云亭、丹霞峰、松林峰和左
前方的九龙峰、云外峰等奇峰怪石圈围而成。因谷中有白云溪，又称“白云谷”。
当日雾虽大，但感觉游客比国庆黄金周的最后一天要多。才入峡谷，就有种拥挤的感觉。队
伍走走停停，雾气也在变化着——有变化就有希望，我总是这么想。
果然，没走多久，雾气便蒸腾飞升，远处的奇石峰林，不时地露个脸招呼下，又驾雾而去—
—原来也是大忙人。
我很喜欢山间光线的明暗，谷里雾气的蒸腾，再辅之四围的险峰奇松，西海大峡谷倒更像一
个绝佳的室外“影棚”。
有云雾的峡谷，俯仰之间都是梦。记得苏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曾有一篇写雾的文章，今天我
算是见证了：眼前的云雾，刚刚还是随风飘荡的一缕轻烟，转眼间就变成了一泻千里的九天
银河；明明是一匹四蹄生风的白马，还没等你完全看清楚，它又变成了漂浮在北冰洋上的一
座冰山……
虽是摘引过来的美文佳句，可西海大峡谷里的景致更是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季节，除了云雾
的蒸腾升华，还有红叶布缀其间，一改深秋的落魄，倒也迎合了登山的节拍，律动生动。
“翠壑丹崖千丈画，白云红叶一溪诗”，这是明代诗人余绍祉描写黄山秋景的一首千古绝
唱。诗中“翠”“丹”“红”“白”四个描写颜色的字，把黄山秋日缤纷的色彩描绘得五彩
斑斓；一个“云” 字，一个“千”字，把黄山秋日的天高地阔、秋高气爽衬托得无比准
确，使人读来如临其境；“千丈画”三个字则把黄山大自然神来之笔所绘就的巨幅图画呈现
在读者面前，而“一溪诗”又赋予了画面溪水潺潺的美妙动感。两句诗14个字，把一幅有声
有色、壮阔秀丽、峰水相衬的黄山秋日画卷展现在我们眼前。
余先生到不了西海大峡谷了，真不知他若登临，会写出怎样的更美的诗句来。我不是余先
生，我也写不出那些千古流芳的诗句，但我记住了他，更用图文记下了今天的景致，也算不
枉此行了吧。

教师是一棵日新又新的树
□萧县中学    朱浩然
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
德】雅斯贝尔斯

关于教育，有许多定义，也许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表述最具诗意；关于教师，有许多阐
释，也许韩愈所谓“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最为恰切。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重新审视
自己从事的职业，生出许多感叹。尽管许多年的教书生涯，让我欢喜让我忧，但是，如果让
我对教师这个职业做一个比喻，我觉得每一位教师都应该是一棵树，一棵日新又新的树。
有一片浩瀚的星空。立德树人是树的事业。一棵树总要经历春秋四季和白昼黑夜无数次的轮
回，才能长大。一旦拥有长成参天大树的愿望，它就不会因雾霭沉沉而迷失方向，也不会因
风霜雨雪而摧眉折腰。晴初霜旦，它精神抖擞；风和日丽，它起舞欢唱。脚下是坚实的土
地，头顶是浩瀚的星空。是树就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勇气，是树就要有与天比高的梦想。
作为一棵树，我们的星空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我们仰望着它，不仅仅是为感叹它的辽阔深
邃，更是要用或瘦弱或强健的臂膀摇动更多的树奏响未来，用或单薄或宽厚的肩头托举起更
多的孩子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是一棵树的理想，更是一棵树的担当。
有一块热爱的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诗人深
情的表白。一颗种子飘在空中，永远只能是一颗种子，只有落地才能生根，只有不择地势高
低，不畏干旱洪涝，不论肥沃贫瘠，才能发芽抽条开花结果。一棵树也会流泪，它用泪水表
达对养育它的土地的爱。教师从事的是置身土壤，滋养生命的根的事业，崇高的事业需要用
爱来滋养。这种爱是一种动力，它让我们竭忠尽智愈挫愈勇宠辱偕忘；这种爱是一种能力，
它让我们千方百计踏破铁鞋一路求索；这种爱是一种境界，它让我们用灵魂唤醒灵魂而乐此
不疲；这种爱是一种情怀，它让我们对自己从事的神圣事业一往情深矢志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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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方坚守的位置。我们都像带着使命的种子，从大学学堂起飞，飘落到中学讲台，从此有
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岁月成就了桃红李白橘绿橙黄，也见证了一粒种
子由发芽到长大到成为参天大树的华丽蜕变。僻壤自然黄芦苦竹，沃土也有风霜雷雨，繁华
不乏招引诱惑；世间自有风云变幻，人生自有起起落落，事业岂能一帆风顺？因为责任，辛
勤耕耘；因为忠诚，选择坚守。把苦当成历练，乐也就成了坦然。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
山”，水因为追求而灵动，山因为坚守而执着沉稳。教师之乐呢？“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
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在乐享之中，成为一棵守望理想、预约未来的大树，在坚守
之中成就了人生价值，挺起了民族的脊梁。
有一树浓密的绿荫，作为树，倔强挺拔是它的性格，高大葳蕤是它的风度。它甘心为鸟儿提
供欢唱的舞台，它愿意为小草撑起安全的华盖，它渴望为路人提供清凉的绿荫。为此，它的
每一片叶子都力争向上张开，承接雨露，接受阳光，吐故纳新；它的根深深钻进泥土，发达
的根系在黑暗中默默吸收水分，汲取养料，保障树的肌体永葆健康。叶子枯黄了，就落在地
下化为泥土，而簇新的叶子又会举起奋进的手掌；年轮增长了，就云淡风轻地镌刻季节的更
迭，参与日月星辰的合唱。这棵树充满激情，不管是对抗狂风暴雨，还是沐浴阳光雨露。这
棵树淡泊宁静，不管是身遭刀砍斧削，还是享受春华秋实。它激荡风云，又笑对风云；它缔
造传奇，又成为传奇。四季常青、树荫浓密是这棵树的模样，这就是教师的模样、幸福的模
样。
有人说：“作为一棵树，树干的长度是我们人生的高度，年轮的密度是我们人生的宽度，根
须的深度是我们人生的厚度。”那么，作为树的化身，我们脚踏着这方神奇的土地，仰望着
浩瀚璀璨的星空，有什么理由不长得高大挺拔、根深叶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一棵棵浓
荫如盖的大树必将汇集成一片茂密的森林，它必将摇动更多的树，它蒸腾的云必将推动更多
的云，它绿色的灵魂必将唤醒更多的灵魂。

山村柿子红                                          □肥西县职业技术学校 解光文/
摄

老卤子
□天长市金集小学    金    永
山芋
我喜欢吃山芋。或烀或蒸。红的甜，白的香。三餐不厌。
大雪了，山芋还滞留在田里。薄霜蔫了藤叶，软塌塌地倒覆在岭上。母亲说，不急，再等一
两天，起出来，摊开，照两个太阳，再捂在麦仓里发发汗。窖的时间越长保准越甜。吃到明
年雨水也不坏。
这段时间就怕下雨。
风收紧了。霜厚了。
山芋离开了地头，雪终于落了下来。
乌菜
雪一下，就把菜园里的乌菜全埋到雪里，像盖了层棉被。这不用担心，乌菜棵矮，皮实。掸
去雪，乌菜像小宝宝，一个紧挨一个，贴着地。泡泡皱皱的绿叶片，黄灿灿的菜心，玉琢冰
雕一般。乌菜清炒，要加猪油。乌菜做汤，鲜美胜于羊肉。
乌菜的种子是邻居送的。
今年的雪，还在来的路上。
母亲说，每年都这样，雪总是比节气要晚一步。
扬剧
许春樵聊天长人爱扬剧，说：“天长人不认京剧，扬剧才是正宗。”说的何等大气。能说京
剧不如扬剧吗？不好说。天长人就认这个理了。当然，也不会有人较这个真。
母亲爱听扬剧《珍珠塔》。《珍珠塔》本是锡剧保留曲目，唱响百年。我说锡剧好听，但母
亲说，还是扬剧好。方卿唱道情一折，一字一咽，一句一啼。方卿单膝点地时，母亲愤愤地
说：“世间少有！”她在骂方卿的姑妈。方卿姑妈嫌贫爱富，世间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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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卿的姑妈被母亲骂了一百遍也不止。
烧肉
母亲烧肉有三重境界。烧肉有境界？玄乎。但确实是有。
冬至过后，年猪刚杀下来，剩热气未消，靠前膀割一块“头刀肉”，干烧，只七八成熟。搛
一大块，肉皮特别有劲，满嘴油，香！嚼到最后差不多是吞下去的。一般小孩子吃不了两筷
子。这是第一重。第二重，头天没吃完的肉，投癞头青萝卜。癞头青不比白萝卜，辣味足，
呛口，需切斜块焯水。葱姜蒜重放，老抽料酒各一勺，少许白糖，烧至软烂。孩子大人争着
吃。若还剩下肉汤，第三天，烧梅干菜，不放任何佐料，也无需任何技艺，就成一绝。这是
第三重。
猪需自家圈里养的，吃野菜和粗糠。最好要逾年。
老卤子
我们家有一坛老卤子，十多年了，我却不知道。
伏天，南瓜没熟，苋菜秆子倒先老了，秆子又粗又壮。窄窄一块地，收了一大篮子。母亲要
臭臭秆子。
荸荠形坛子，放在楼梯洞里，不见光。我把它从楼梯洞里抱出来，揭开盖，一股恶臭冲进脑
子。再看，卤汁浓绿泛黑，上浮一大块灵芝状的白膏，——这大概就叫年份。按母亲的吩
咐，将苋菜秆洗净沥干，切寸段，倾入坛中。母亲说，三天后就可捞出来吃了。
伏天过去，老卤子再放回原处。
我暗忖，老卤子十几年不坏，其味益发鲜美，被封为“臭王”，谁给它的神奇。
后来我又听说，同事家有坛臭了六十年的老卤子。奇了怪了。

腌白菜
□淮南第三中学    顾正龙
初冬时节，大地一片寂静，鸟雀散去，原野变得空旷了，高大的白杨树成了长久的点缀。略
显枯黄的田野里，一棵棵白菜静静地守在那里，饱满瓷实，似风韵犹存的少妇一般，流露出
迷人的风采，成了严冬一道独特的风景。
白菜长到一定时候，富含水分的叶子开始往外剥离着长，父亲便用一根细长而结实的草绳，
捆缚住大白菜们娇嫩的身体，她们的青春华年在捆缚中依然丰美起来，她们抱紧内心的清
白，抱紧一层层的青碧，也抱紧一层层的阳光与雨露。被捆缚了身体的大白菜，长得更结
实，更丰腴，她们一个个，越站越稳，越站越有精气神儿……尤其是经霜的白菜，水分十分
充足，由内而外，入眼即让人衍生出一股欣喜。
一棵棵收割下来，由于天气寒冷，蕴藏得不好就容易烂叶子，便找来大缸准备腌起来。白菜
放进缸里时，要用脚踩。母亲总是让侄子来踩菜。踩菜不仅是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菜要
踩平，踩实，还要被盐水漫过才行。母亲先在缸底码两层菜，撒一层盐，侄子就跨腿迈进缸
里。他站在大缸中，两边肩膀一上一下晃动，脚下发出“咕吱咕吱”的响声，缸里的水泡往
上直冒。每踩好一层菜，侄子就坐在缸边的高凳上，我在一旁递菜，他一一码在缸里，母亲
负责撒盐。那会儿都是粗盐，有的颗粒挺大，我看着都觉得硌脚。我问侄子疼不疼，他笑着
摇摇头。
白菜一层层码入缸中，缸里的侄子也越来越高了。菜摞得越高，越难踩，因为重心不稳，也
不好得力。这时，侄子往往要用手扶住墙，用力连踩数脚后，待菜大致踩平，水汁漫过脚
踝，再慢慢放开手。一缸菜踩完，侄子的头上汗涔涔的。
最后，还要在菜上压上石头。压菜石常常是用了好几个年头的，平时就搁在墙角的一边，用
时刷洗干净，整块石头因时间久了，被磨得发亮。
大约过个半个月，白菜就腌好了。掀开缸盖，搬开石块，黄绿的汁水里，原本洁白的菜色已
呈淡黄。做饭时，母亲从缸里抓出两棵，双手一拧，挤出汁水，再把它们切成小方块状，放
进热油锅里，“嗞喇”一响，那声音真叫一个脆。母亲撒入少许辣椒粉，三炒两叠，红亮亮
油汪汪的腌菜便出锅了，看着就很有食欲。入口，酸爽脆嫩，很是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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